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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乐园：咒诅与审判
创世记 3:14–16
《加尔文与霍布斯》提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伟大的漫画之一，因为它如此精准地捕捉了那个年代不断增长的“无过错”文化精神。这幅漫画几乎完全是小男孩加尔文对他的老虎朋友霍布斯的一段独白。画面开始时，两人并肩走着，加尔文沉思道：“我做的任何事都不是我的错。”下一格中，霍布斯挠着胡须，而加尔文滔滔不绝地说：“我的家庭功能失调，我的父母没有赋能给我！因此，我无法自我实现！”接着我们看到加尔文闭着眼、双臂交叉，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我的行为是一种成瘾性的功能失调，是一种毒性相互依赖的疾病过程！在我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之前，我需要整体性的医治与健康！”霍布斯回应说：“我们当中有一个人需要把头伸进一桶冰水里。”漫画最后一格是加尔文一边走一边说：“我热爱受害者文化。”
“受害者心态”已经成为从罪犯到总统、到神学家等各色人等的幻想避难所，他们幻想可以把自己行为的责任推给别的人、别的事物，或某个群体。推卸责任成了新千年的心理治疗商标。当然，正如我们在创世记 3:8–13 所看到的，受害者文化在原罪中就有其远古的根源。这并不新鲜。亚当的罪带来了即时的死亡和即时的罪性。眨眼之间，这对夫妻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被罪的毒液所浸透——在一瞬之间，他们就在过犯和罪中完全死了。随后立刻出现的是罪疚感和受害者心态：亚当用叛逆的手指指向女人，甚至指向神自己；女人则指向蛇。
于是，这样的情形贯穿了整个历史，直到基督的十字架，在那里，无罪的神子、第二个亚当，甘心成为我们罪的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园中，神并没有质问蛇，而是立刻咒诅它——对撒但而言，没有任何盼望。然而，在对撒但的咒诅之中，却蕴含着给这对夫妻的恩典之盼望。当神审判夏娃，然后审判亚当时，这些审判同样也交织着恩典。
这些神圣的宣告——咒诅与审判——在伊甸园中奇妙地与恩典交织在一起。确实，乐园失落了。败坏与死亡成了全人类的命运。然而，所赐下的咒诅与审判本身意味着：乐园仍然可以被重新得回——凭着恩典。
咒诅（14–15节）
如前所述，神并未向蛇作出任何补救性的举动，只有咒诅。这咒诅有两个对象：首先是爬行动物本身（14节），其次是操纵这爬行动物的撒但（15节）。这种咒诅具有典型的先知性语言特征：先对一个对象或人物说话，然后超越该对象，指向其背后的根源。
爬行动物被咒诅。
神对蛇说：
“因为你做了这事，
你必受咒诅，
比一切牲畜和田野间的一切走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14节）
对蛇的咒诅与圣经中其他因伤害人类而被处死的动物的命运是一致的。出埃及记 21:28 说：“牛若触死男人或女人，这牛必要用石头打死。”被用于不道德行为的走兽也要被处死，并非因为它们有责任，而是因为它们被用来虐待按神形象所造的男女（参利未记 20:15–16）。每一种动物都是为人而造的，并且在人作为其元首的权柄之下。因此，任何对这种秩序的滥用或扭曲都呼唤着严厉的审判。
这是圣经中仅有的两处神亲自宣告咒诅的地方之一。另一处是在创世记 4:11，我们读到神因该隐谋杀亚伯而咒诅他。在其他所有情形中，都是人奉神的名宣告咒诅。这里神亲自发出的咒诅，意味着这咒诅是完全确定的。这咒诅的含义是被逐出蒙福之地——伊甸园。所有有生命的受造界都将被逐出园中原有的肥美与和谐，但蛇却是在众兽之上被咒诅。它的流放是永久且不可侵犯的——是永恒的。
对蛇的咒诅是以身体层面的语言来表述的——蛇用肚子爬行，吃土。这是否暗示蛇的行动方式发生了改变，例如从直立姿态变为贴地爬行？也许，但更可能不是。德里克·基德纳认为，“这种爬行从此成为象征性的（参以赛亚书 65:25）——正如在 9:13 中，彩虹被赋予的是新的意义，而不是新的存在。”因此，借着神的咒诅，蛇独特的姿态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象征意义。在圣经中，“吃土”多次象征极度的羞辱。“愿……他的仇敌舔土”（诗篇 72:9）。“他们必像蛇舔土，如地上的爬物；他们必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弥迦书 7:17；参以赛亚书 49:23）。这个形象是如此贴切。蛇曾将自己高举在人的上面，因此它如今要伏在地上。
蛇是多么令人厌恶的形象。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蛇，包括我的孙子们。但那是一种后天培养的喜好。连印第安纳·琼斯都害怕蛇！约翰·加尔文说得对：“人们把有人喜爱蛇视为一种怪异；而每当蛇的出现使我们心生恐惧时，我们堕落的记忆便被重新唤起。”蛇不断将撒但那令人作呕的形象摆在我们眼前。以赛亚书 65 章描绘了整个受造界从堕落影响中被释放的景象，唯独蛇仍旧活在持续的卑贱之中，执行着“你一生的日子”的判语——因此也预示了那终极之蛇的结局：对它而言，不会有任何拯救。
撒但被咒诅。
当神对爬行动物说话时，他的话语超越了蛇本身，所指向的对象变成了撒但：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他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15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福音预言，因为神对蛇的咒诅转化为一段恩典之言。从公元二世纪起，这节经文就被视为“第一福音”（protevangelium）。后使徒时代的教父游斯丁殉道者和爱任纽都宣讲说，这里所说的女人的后裔（直译为“种子”）指的是基督，他要击碎撒但的头。这一立场在教会中几乎没有变化，直到现代圣经批判兴起，才将其视为不过是人类与蛇类之间将持续冲突、最终人类得胜的一般性陈述。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理由有好几个。最有力的一点是：在公元前 250 年，犹太学者将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即七十士译本时，他们将“种子”（esv 译为“后裔”）理解为一个单数的个体——“他要击碎你的头”。七十士译本的译者不可能带有任何基督教的预设立场，却理解女人的种子是一位将来要对蛇造成致命打击的个人。后来的拉比注释者看法不同，但并非最初的七十士译本译者。近来，希伯来文研究学者杰克·柯林斯考察了“种子”一词在表示后裔时的所有用法，发现当这个词是单数形式（正如在创世记 3:15 中），它总是指向一个具体的后代；而当它指向个人时，代词将是阳性的。因此，在创世记的更广泛语境中，柯林斯认为，“公平地说，这可以被理解为神对蛇的威胁：将有一个个体与蛇交战，并且得胜。”
这一观点也得到加拉太书 3:16 的支持。保罗根据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之“种子”的单数用法，论证“种子”指的是基督：“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后裔’，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在创世记 3:15 中，我们看见的是对十字架的预言：撒但要伤基督的脚跟（即十字架上的受苦），而基督却要伤撒但的头（借着他的死亡与荣耀的复活）。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在基督里参与了这击碎的行动，因此保罗才能在罗马书的结尾写道：“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16:20）。
那些认为创世记的作者不可能知道或不可能意指这些内容的人，显露了他们的自然主义前设。神才是圣经的作者，而这预言是他话语的直接引述。神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要传达：他的儿子、第二个亚当，作为夏娃终极的后裔，将在毁灭撒但的过程中自己受伤。摩西当然领会了神话语的要义。阅读创世记其余部分和摩西五经，你会看到其中的神学——这一切都是借着摩西之手而来。令人惊叹！在乐园刚刚失落之时，这里就已经有了福音。神咒诅了撒但，并在这一过程中，借着他的儿子、第二个亚当，在十字架上的伟大工作宣告了恩典。
而且还有更多。因为当基督来到世上时，他明白创世记中的“第一福音”。他明白自己就是蛇毒的解药。事实上，就在他说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之前，耶稣先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14–15节）。他所指的，当然是民数记 21 章：因以色列人的罪，神差遣火蛇进入营中，许多人死了，许多人正在死去。当摩西在死亡之中祷告时，“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若有人被蛇咬了，一望这铜蛇就活了”（8–9节）。
这一事件的细节极其引人注目。这些蛇是罪的结果——事实上，是罪的完美象征，因为正是蛇在园中引诱了亚当和夏娃，从而把罪带进了世界。我们的本性本身就已经被蛇的毒液所污染。保罗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 3:10）。
在垂死之人的上方，我们看到一条被举在杆子上的蛇的形象，预表那位“替我们成为罪”的基督（哥林多后书 5:21）。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并没有使用一条真的蛇，而是用蛇的形象！如果他用的是一条活蛇，这个象征就不会如此准确而完全。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了罪（或成了蛇）。罗马书 8:3 说：“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为罪。”哥林多后书 5:21 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加拉太书 3:13 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在整个动物界中，神选择了最完美的象征——蛇。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担当了世人的罪，如同那扭动的蛇所象征的一样。
我们不可忽略信心之凝视的重要性。民数记 21:9 说：“若有人被蛇咬了，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仰望被举起之蛇的命令，是恩典的预表，指向仰望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得救恩。难怪我们的主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翰福音 3:14）。摩西把那条蛇高高举在营中，所有垂死的以色列人所要做的，只是仰望那根杆子，便得拯救。不论他们被咬得多么严重，不论被咬了多少次，也不论他们病得多么厉害，得救的机会都在那里。
即便是最堕落、最悲惨的罪人，只要单单仰望基督以得救恩，必定得救。这浩大的恩典，其起源与形象就存在于园中的“第一福音”里。在失落的乐园中，仍然有盼望！
审判（16节）
这种出人意料、与恩典交织的情形，也继续体现在对女人的审判之中，涉及她两个最主要的角色：生育儿女以及与丈夫的关系。
生育。
首先，她生命中本来充满喜乐的领域被痛苦侵入。“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16节上）。在没有现代医学缓解的情况下，分娩之痛是极其苦涩的。母性与苦难从此并行。而这种痛苦不仅限于身体层面，因为这里的“痛苦”意指“劳苦的痛楚”，既包括情感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母职本身，连同其中的喜乐，也成为痛苦劳作的来源。
婚姻。
婚姻同样遭遇了相应的痛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必管辖你”（16节下）。女人的恋慕将类似于罪对该隐的渴望，因为在 4:7 中使用了同一个词，神对该隐说：“罪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女人将渴望控制她的丈夫，但她会失败，因为神已经设立男人应当带领。然而，家庭关系中的纷争将会持续。约翰·赛勒海默写道：“因此，耶和华在这些审判的宣告中确认了创造的秩序：蛇服在女人之下，女人服在男人之下，万有都服在主之下。在生命最具祝福性的时刻——婚姻与儿女——女人将最清楚地经历她背叛神所带来的痛苦后果。”
在这一切之中的恩典，是一种在本该最有满足感的领域里所产生的不安与不满足。今生没有任何女人能享有完全的幸福与安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男人生命的中心也将经历同样的挣扎。这些惩罚本身是神的恩典。单单婚姻不能给女人她所渴望的一切。母职从出生开始就充满了痛苦。成为母亲，就是开始经历一种新的、持续的痛楚指数。“喜乐与忧伤交织成纹”（威廉·布莱克）正是在家庭生活的核心处。没有什么能完全满足人。这是一种恩典，因为它会驱使甘愿的灵魂去寻求神。奥古斯丁回顾往事时赞美神这不安的恩典，说：“你的刺棒刺痛了我的心，使我不得安宁，直到我心灵的眼睛能够毫无差错地辨认你。”
那是伊甸园的午夜。咒诅与审判倾泻而下。乐园失落了。
然而，那里仍有恩典。神对撒但的咒诅意味着，他自己的儿子有一天将为我们成为咒诅。撒但要伤他的脚跟，但所受的伤却意味着这位儿子要对撒但造成致命的一击。恩典根植于基督的得胜。
神的审判落在女人生命的核心领域，但在这些审判之中却有恩典。唯有神才能使她满足。耶稣满有恩典的话语，常常对这样需要的心灵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 11:28）。
你是否看见了伊甸园中的“第一福音”？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他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15节）
若你看见了这“第一福音”，你就会明白耶稣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4–16）。
这实在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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